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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芝

人类社会迄今经历了三
次工业革命 ，每一次都给世
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
一再证明科技具有强大的力
量。可以看到，不论过去还是
现在 ，科技一直促使世界发
生变革 ，一直推动着人类社
会不断向前发展 。在这三次
工业革命中 ，物理学起到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某种角
度来说 ，物理学是人类文明
发展的基石。作为自然科学
的带头学科 ，物理学研究大
至宇宙 ，小至基本粒子等一
切物质最基本的运动形式和
规律。物理学是科学方法、科
学 精 神 和 科 学 思 维 的 重 要
来源。

因此，在现代公民的科学
素质培养中，物理学具有重要
地位。作为祖国未来的建设者
和接班人，在高速发展的智能
时代，青少年应多了解和学习
物理学的相关知识。而了解和
学习物理知识，缓解物理学习
畏难情绪，可以从阅读有趣的
物理学家传记、了解科学家故
事开始。比如从阅读《丁肇中》
这本传记开始。

丁肇中是杰出的物理学
家，祖籍山东日照，他与美国里
希特教授因几乎同时发现新的
基本粒子—— J 粒子（即第 4
种夸克的束缚态）而同获 1976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他是第一
个用中文发表诺贝尔奖获奖感
言的华裔学者。《丁肇中》一书
是原新华社高级记者顾迈男女
士撰写的，她用激扬、优美、流
畅的文字，以时间为序，记述了
丁肇中的成长经历和奋斗历
程，他的故国情深，还包括他的
父母、婚姻、社交和性格，为我
们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
丁肇中。

梁启超曾说：“能够永远流
传于世的，除了伟大的人性，就
是思想的光辉。”一个人青少年
时期所读的书，如果曾在他心
中播下一粒种子，未来就有可
能改变他的一生。青少年读《丁
肇中》一书，益处多多。

少年时代，丁肇中在异常
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一直刻苦自
学；在台湾成功大学读书期间，
全身心地用功读书，心无旁骛
地学习；20 岁来到密歇根大学
求学，仅用 4 年时间就同时获
得数学和物理学硕士学位，并
在两年后获得物理学博士学
位，这在大学的历史上是罕见
的；执着追求，勤奋工作，38 岁
时寻找到 J 粒子，并因此在 40

岁就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
又因在物理领域的杰出贡献，接连获得美国政府劳
伦斯奖、美国工程科学学会 Eringen 勋章、卡斯贝里
科学奖；如今年过八旬，仍然日夜奋斗在科研第一
线……丁肇中教授这样的人生榜样，会是青少年一
生的动力，在失落时给予人力量，在得意时提点人
谦虚。

丁肇中的奋斗历程表明，诺贝尔奖不是从天上掉
下来的，而是经过长期艰苦卓绝奋斗得来的。寻找 J 粒
子非常艰难，丁肇中曾用一个耐人寻味的生动比喻来说
明其困难程度：“像波士顿这样的城市，在雨季的时候，
每秒钟也许会降下 100 亿个雨滴。假定其中的一滴雨，
有不同的颜色，而我们又非找到那一滴雨不可……”从
1967 年开始，年轻的丁肇中以不迷信权威、对待实验极
端认真负责的精神，和助手们一起夜以继日地工作，很
长一段时间里他每天睡觉的时间只有两三个小时。最
终，他们排除万难，通过踏踏实实、认认真真的工作，到
1974 年 11 月，终于用实验证明了 J 粒子的存在。

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丁肇中并不满足于已
有的成绩，总是不停顿地从一个科学高峰迈向另一
个科学高峰，一直奋斗在科学真理探索的征程上，先
是主持开展了规模空前的 L3 实验，后又在近 60 岁
时开始了 AMS（阿尔法磁铁质谱项目）计划……

于他而言，对科学真理的探索是永无止境、充满
乐趣的。丁肇中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他用实际行
动对“奋斗即幸福”做了最好诠释。新时代是实现梦
想的时代，青少年应树立远大志向，并为之努力奋
斗，在奋斗中找寻乐趣和谋求幸福。

这本书也有助于拓展青少年的科技视野，激发
科学想象。我们正处在技术爆炸的年代。每一天，我
们都可以从媒体上看到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代表科
技前沿的技术名词：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汽车、5G
网络、虚拟现实、物联网、区块链、大数据、基因编辑
等。这些名词到底代表着什么样的新科技？这些科技
与我们的生活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联系？青少年在对
高新科技好奇的同时，也有一些畏惧和恐慌，因为对
科技前沿知识缺乏了解，也缺乏了解的渠道。《丁肇
中》一书在讲述丁教授科技成就的同时，也为青少年
科普了相关的物理科技前沿知识和术语，比如正负
电子对、J 粒子、重光子、胶子等，又比如为什么 J 粒
子的发现这么重要，大型电子对撞机（LEP）有何用
途，AMS 计划的科学使命是什么，等等。青少年读

《丁肇中》，不仅可以拓宽知识视野，也能在阅读中真
正理解丁肇中，通过科学想象，与丁教授一起经历科
学真理探索的全过程，培养对科学的亲近感。

《丁肇中》是一本有趣有料有益的名人传记。他
的故事将唤起青少年学习物理知识的兴趣，他的科
学精神将激励青少年去思索，去实践，并引导他们向
更高的层次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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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草原时光密林感知中华文明的叠与融

黄西蒙

一列绿皮火车从昌平北站缓缓驶出，在幽
暗的夜色里，渐渐游入绵延的群山中。经过一夜
劳顿，火车穿过数不清的隧道，绕过百十座山
峰，最终驶出京北山峦，停留在一片开阔的原野
上，此地便是赤峰。

位于北京东北部和内蒙古东南部的赤峰，
并不是一座纯粹的蒙古文化之城，它身上多重
的文化形象，也激起我探索历史奥妙的兴趣。

连接史前文明与游牧民族文

明的赤峰

从赤峰火车站出来，我便直奔赤峰市博物
馆。作为一座地级市的博物馆，它的建筑风格与
内部装潢十分大气，丝毫不亚于一些省级博物
馆。史前红山文化、秦汉青铜文化、契丹与蒙古
的草原文化，是赤峰博物馆的三大元素，也是赤
峰市最独特的文化形象。

著名的“玉猪龙”，就出土自赤峰；史前文明
最璀璨的篇章之一，红山文化，就出现在这片沃
土上。其实，著名的红山文化，只是史前文明的
一小部分，在赤峰及其周边地区出现过的早期
人类文明活动区域，还包括小河西文化、兴隆洼
文化、赵宝沟文化、夏家店文化，等等。大量出土
文物也见证了几千年前华夏祖先的真实生存状
况，那是一个距今十分遥远的时期，也是蒙昧与
文明、黑暗与曙光交织并存的阶段。其中最具象
征意义的，当然还是“玉猪龙”，它反复出现在各
类历史书籍与视频中，几乎成了史前文明的典
型象征。

我有幸在赤峰博物馆见到了这块“玉猪
龙”，尽管这是一件复制品，但还是带给我巨大
的震撼。它的模样颇具当代极简主义的风格，简
洁的 C 形勾勒出远古先民的精湛手艺。据《文
物》杂志 1984 年第 6 期相关文章介绍：“这个文
物于 1971 年在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出
土，呈墨绿色，高 26 厘米，完整无缺，体卷曲，吻
部前伸，略向上弯曲，嘴紧闭，鼻端截平，上端边
起锐利的棱线，端面近椭圆形，有对称双圆洞，
为鼻孔，双眼突起呈梭形，前角圆而起棱，眼尾
细长上翘。”

我见到的实物，与研究资料上的介绍一模
一样，只是在博物馆幽暗灯光的映射下，它呈现
出更加神秘的光泽，似乎见证了几千年来的晨
昏更替、沧海桑田。博物馆讲解员告诉我，“玉猪
龙”是红山文化的象征，被称为“中华第一龙”。
据张立平《赤峰史话》所述：“如果把这条玉龙的
四周外缘用两组相互平行垂直的直线连接起
来，恰好构成一个正方形，玉龙的头颈和躯干的
比例又恰好符合现代审美学中的黄金分割理
论。”事实上，在当时的工艺水平下，竟然能打造

如此精致美观的器物，实在令人惊叹。或许，那
些华夏先民的技术水平与文明程度，远远超过
我们的预想。而且，“玉猪龙”的出现，也意味着
农业社会中等级秩序的出现，将其认定为某种
礼器，并非没有道理。尽管红山文化后来湮灭在
时光的尘埃里，但它的文明巅峰时刻，足以让后
人钦佩而敬仰。

赤峰古文明的另一个巅峰时刻出现在契丹
时期。在此之前，赤峰地区是东胡、鲜卑等游牧
民族的聚集地，但并不是这些北方少数民族政
权的中心地带，直到契丹崛起，此地再次成为历
史聚焦之地。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契丹人发源
于西拉沐沦河和老哈河流域，此地就属于今日
赤峰市辖区内，趁着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大乱，契
丹政权的版图迅速扩大，以至于北宋在建国之
初，就十分忌惮契丹人南下。

此后的一百多年内，契丹人相继选择“契
丹”和“辽”作为国号，政权面积辽阔，最强大时
疆域西端到了阿尔泰山，东端到了库页岛。在
与北宋签订澶渊之盟后，辽宋之间出现了持久
的和平。从 1004 年宋辽澶渊之盟到 1120 年宋
金海上之盟，两国之间的和睦相处时期长达一
百多年，这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安定时期。
辽因为与宋的长期交流，也在中后期实现了深
度的汉化。但是，辽也保存了自己的契丹民族
风俗，其中最有特点的，便是“四时捺钵”制度，
而辽的冬钵之地广平淀，就在今天赤峰境内西
拉沐沦河与老哈河合流处。

简单来说，“四时捺钵”是游牧民族面对过
于辽阔的统治区域而设置的特殊制度。过去匈
奴、鲜卑等游牧民族多逐水草而居，没有固定的
统治居所，但随着游牧民族汉化程度与治理能
力的提升，他们便设置了专门的制度，来实现对
政权的有序管辖。契丹的皇族不会固定在一地
生活，而是随着季节变化而四处游走，赤峰一带
接近辽疆域的南端，相比草原深处，气候更加温
和，因此被定为冬钵之地。我在赤峰博物馆里看
到了一幅完整的“四时捺钵”地图，上面河流密
布，可以想象，在将近一千年前，此地环境优越，
水草丰美，是契丹皇族钟爱的居住与迁徙之所。

在历史上取代契丹统治的是女真人，但金
朝的统治时间较短，蒙古人很快占据了这块土
地。蒙元时期的赤峰也呈现出独特的文化风貌，
因为它曾是蒙元时期弘吉剌部的政权中心地
带。弘吉剌部与蒙元统治集团“黄金家族”（成吉
思汗及其后裔）有长期密切的关联。据相关资
料，弘吉剌部在蒙元时期共出现了 21 位后妃、
19 位驸马，简直成了一个提供“帝后”的富矿。
不少蒙古历史文献中也提到，弘吉剌部水草丰
美，盛产美女，因此蒙古各部的男性都以娶到弘
吉剌部的女性为荣，当年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
仑就来自弘吉剌部，诃额仑的德行至今仍被无
数草原儿女传颂。

不过，弘吉剌部最早来自呼伦贝尔，它与赤
峰地区的关联，源自 1214 年成吉思汗对漠南地
区的一次分封，史称“甲戌分封”。当时封王建城
的范围，基本涵盖了今天的赤峰城区，著名的
“鲁王城”其实就是分封后筑成的应昌城与全宁
城。这里基本上已经是游牧文明的边缘地带，与
南面的农耕文明接壤，因此其汉化程度也比漠
北的蒙古部族更高。赤峰博物馆中陈列了大量
蒙元时期的文物，尤其是瓷器与马鞍，象征着游
牧与农耕两种文明形态在此处的交融与碰撞。

看到琳琅满目的文物后，我对赤峰及其周边
地区的蒙古历史文化，产生了浓烈的兴趣。位于
赤峰市区东北部的奈曼旗，虽然在行政区划上属
于通辽市，但在历史上也与赤峰有关，它也属于
红山文化的一部分，至于与蒙古文化的关联，更
值得瞩目。

时光密林里的乃蛮与奈曼

我在赤峰火车站坐上慢悠悠的绿皮小火
车，经过数个小时，才来到小站奈曼。沿途的风
景辽阔而萧索，车窗上渗出层层水雾。走上奈曼
旗的街头，这座县城的道路虽然宽阔，但行人不
多，年轻人更为稀少。我打车来到奈曼王府，这
里是探索奈曼文化的关键一站。

奈曼王府是当地最知名的历史文化遗迹。
这处府宅位于奈曼旗中心，门口蹲坐着雄健的
石狮子，令我如同身处北京老胡同里某处清朝
王府的门前。从外观看，奈曼王府的建筑基本上
是汉化风格，雕梁画栋之间，以红绿色调为主。
走进院落，素朴的古风飘扬而至。其中正殿、配
殿、家庙等建筑，是王府建筑群的主体。据说奈
曼王府是内蒙古唯一现存的清代王府。它原来
是奈曼部首领札萨克多罗达尔汉郡王的府邸，
这一系郡王，在此后几百年里，都是奈曼当地的
统治者与管辖者。

这段历史已罕为人知，几乎湮没在浩如烟
海的历史文献里。查阅资料可知，这个札萨克多
罗达尔汉郡王是一个称号，第一代札萨克名为
衮楚克，是成吉思汗的二十世嫡孙。他活跃于明
末清初的历史剧变时期，面对摇摇欲坠的明朝、
走向末路的蒙古与强势崛起的后金三大政权的
挤压。他最早归属林丹汗统治的蒙古部，但因为
不满林丹汗而归附后金政权的皇太极，后联合
女真人对抗林丹汗。其后的历史，众人皆熟知，
后金改名为大清，随后入主中原，衮楚克因对新
政权有功而大受封赏。

因此，从清朝初年开始，奈曼一带就被纳入
了国家版图，而且由衮楚克及其后人管辖。《清
史稿》也对奈曼的历史，有简明扼要的介绍：“奈
曼部辖一旗，扎萨克驻章武台，在喜峰口东北七
百里，西南距京师一千一百十里。古，鲜卑地。
隋，契丹地。唐属营州都督府。辽、金为兴中府北

境。明为喀尔喀所据，分与亲弟，号曰奈曼。”从
地理上看，奈曼一地的行政归属，与赤峰相似，
后世多从鲜卑时期说起，但实际上，奈曼历史颇
为复杂，远不是《清史稿》上说得这么简单。

这就要从“奈曼”这个名字说起了。在 13世
纪蒙古帝国崛起时，在蒙古高原西部有一个乃
蛮部，虽然它后来并入了大蒙古国的版图，但在
此之前，它的世系传承与文化形态有一定的独
立性。这里的乃蛮与奈曼，一个在蒙古高原西
部，一个在东部，相差千里，时间上也有几百年
的错位。它们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呢？

我在考察奈曼旗的历史文化之前，就对这
个问题十分好奇，亲临实地后，感觉当地历史遗
迹的蒙古帝国元素极少，大多是清代的蒙古部
文化，甚至在很多方面已经随着当地满族的汉
化而汉化。但从历史文献中考查，奈曼应该就是
得名于乃蛮，二者的确有一脉相承的关联，这又
是怎么回事呢？

由于蒙古各部的文化演变非常复杂，即便
只是相隔几百年，很多真相也难以被人熟知。有
关乃蛮部的起源，《新元史》上有这番记载：“乃
蛮部，辽时始著，耶律太石西奔，自乃蛮抵畏吾
儿，即此部也。基部初居于古谦河之傍，后益强，
盛拓地至乌陇古河。乃蛮译义为八，所据之地：
一阿而泰山，一喀喇和林山，一哀略以赛拉斯
山，一阿而帖石湖，一阿而帖石河，一阿而帖石
河与乞里吉思中间之地，一起夕耳塔实山，一乌
陇古河。故称其部曰乃蛮。”到了 12世纪末，奈
曼其实已经是蒙古高原上一支强大的政权，据
史书记载：“其北境为乞里吉思，东为克烈，南为
回纥，西为康里。”不过，这些政权都在随后不
久，被成吉思汗相继击破，融入了后来的大蒙
古国。

当我们把视线拉回成吉思汗西征的前夜，
当时位于蒙古高原西部的乃蛮部，其实已经具
备国家的雏形，而不是一个普通的游牧部落。当
时的乃蛮汗国王是大名鼎鼎的太阳汗，但他色
厉内荏，并不具备挑战铁木真（当时铁木真还未
称成吉思汗）的能力。经过纳忽崖之战，太阳汗
兵败身死，乃蛮亡国。但是，乃蛮的王族世系并
未断绝，太阳汗之子屈出律逃到了西辽，被西辽
君主耶律直鲁古的女儿看上，竟被招为西辽驸
马。此后，屈出律野心膨胀，竟然发动政变，夺了
耶律直鲁古的帝位，自称西辽国主。他的统治不
得人心，后来在成吉思汗西征中被攻灭，西辽也
随之亡国。

但乃蛮王族的运气不错，屈出律的后人得
到了蒙古大汗的优待，《元史》上记载的几个屈
出律后人，都得以善终，甚至还担任过地方上的
军政要员。元朝建立后，还有一些乃蛮部族的残
余势力，被迁徙到全国各地，其中一支被称为答
鲁乃蛮氏，此后这一支部族，又分化出瓜勒给亚
氏。元朝灭亡后，他们长期居住在今天的赤峰、
奈曼一带，这便与我们今天熟知的“奈曼”对
上了。

尽管这些历史脉络极其繁琐，但不捋清思
路、查清事实，是无法理解奈曼重叠交错的文化
踪迹的。从赤峰到奈曼，这条路线上的种种文化
元素，承载着从东胡到鲜卑，从契丹到蒙古，再
到满清的复杂历史演变，而且，它们还与古代中
原的汉族文化密切交融，属于文化的叠加与融
合地带。

不过，今天的奈曼已是一个平静的小城，走
在冬日的街头，看着稀稀落落的行人，无数历史
的刀光剑影在我的脑海里闪现，但它们并不会
赫然出现在街头，眼前的景象，与中国任何一个
普通的县城，并无太大区别。每个人都在为自己
未来美好的生活而奔忙着，城中心的几大商场
不断提升着天际线的高度，许多商店音响大声
放着喜感的广告词，隔壁还有一群中学生挤在
一个小房间里，听着课外辅导班的老师补习功
课……

这就是一个真实的现代奈曼生活，独特而又
寻常。看似庸常的生活之上，还有多少历史的云
烟浮动呢？像奈曼这样充满历史文化内涵的小
城，全国仍有很多，可它们的奥妙，似乎还未得到
足够的重视。或许，它们不该只存在于我们对“无
穷的远方”的想象中，亲临实地的考察总归是饶
有兴味的。

诗诗话话

庚 子 年 ，春 尽“送 春”更 送 疫

马斗全

2020年的春天，太不寻常了。一场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每个国人的心理和生活。所以人们都
盼望随着春天的离去，新冠肺炎病毒也能退去。
由此，我想到了我国古来的传统习俗“送春”。

送春，即送春归去，杜牧有“一年春尽送春
时”之句。参阅众多古代文献可知，送春的传统，
或者说这样的雅事，主要为诗人所为，所以古来
送春诗很多。

最著名的送春诗应数唐代贾岛的《三月晦
日送春》：“三月正当三十日，风光别我苦吟身。
共君今夜不须睡，未到晓钟犹是春。”宋代宋祁

《三月晦日送春》亦佳：“倏忽韶光第九旬，无花
何处觅残春。长绳万尺非难具，谁与天边绊日
轮。”深深惜春之情，皆颇能感染读者。最有意思
者应是大文学家韩愈，《奉和虢州刘给事使君三
堂新题二十一咏》竟然说：“吏人休报事，公作送
春诗。”因要作送春诗，而不愿有公事。最为倜傥

有趣者应为唐代张登，又有书中说是宋代张士
逊，总之是位退休高官，晚春出都城游，抵暮方
归。关吏捧牌请书官位，相当于现在的登记，他
不书官位而醉中题一诗：“闲游灵沼送春回，关
吏何须苦见猜。八十衰翁无品秩，昔曾三到凤池
来。”

白居易多有送春诗，有“四十六时三月尽，
送春争得不殷勤”及“一曲狂歌醉送春”“不独
送春兼送老”等句。苏东坡送春词甚至有“回首
送春拚一醉，东风吹破千行泪”句。春将尽时人
易多感，可知流传千载的送春之习，是让诗人
们抒发春尽时的各种感受，其实是给诗人一个
赋诗和雅聚的由头，正如宋人吴芾《又和金克
家送春》所云“幸有良朋同雅集，不妨烂醉罄余
罍”，金元诗人李俊民《承和复用韵》所云“草草
杯盘兴不妨，一年一度送春忙”。所以古来又有

“饯春”之谓，即以酒送春。
古来送春，多在三月晦日，即三月最后一

天。又有人按节令于立夏前一日或立夏日送
春。也有因故而推迟的，如清人陈恭尹《西湖送
春次王紫诠使君韵十首，时积雨八旬矣，四月
朔日积雨偶晴，故有此作，寄余索和》，便因雨
而推迟，有如“补登高”的“补送春”。厉鹗《一剪
梅·立夏后一日同人集晚清轩补作送春之会》

即云补送春。
古人送春，或是各自以诗送之，如上文所引

贾岛、宋祁诗，陆游便曾多次以诗送春。或是约
几位友人一起送春，如白居易《湖上招客送春泛
舟》诗云：“欲送残春招酒伴，客中谁最有风情。”

宋人周紫芝《同季再见和二首复用韵以谢》：“海
内同为客，西湖共送春。”

张元干有《菩萨蛮·三月晦，送春有集，坐中
偶书》词，亦与友人一起送春。明人陈鸿有《三月
晦日集交荫轩送春》诗、曹学佺有《安荩卿招集蒋
弢仲郑肇中徐兴公诸子送春》诗。“集”者，聚集也。
更多乃至一群诗人集体送春之事，则不多见。

宋代爱国名臣、诗人王十朋《三月晦日与同
舍送春于梅溪，因诵贾阆仙诗云“三月正当三十
日，风光别我苦吟身。共君今夜不须睡，未到晓
钟犹是春”，时有二十八人，遂以齿序分韵》，王
十朋分得“三”字，诗为：“记得来时手自探，预知
今日思难堪。树头绿暗莺如诉，地上红多蝶尚
贪。此夜钟声那忍听，明朝酒盏可能酣。却因送
别还惊我，老境如蚕已食三。”明人朱本洽有《社
集郊外送春》诗、清人龚鼎孳有《风流子·社集天
庆寺送春和舒章韵》词，应指诗社之雅集送春，
惜不能知参加社集者多少人。所以王十朋等二
十八位诗人的梅溪送春，是如今所知古代诗人

集体送春人数最多的一次。王十朋号“梅溪”，梅
溪乃其故里，在浙江乐清，南北雁荡山之间。
2013 年初夏我与一些诗友曾寻访梅溪，果然是
一个风景秀丽的宜诗之地。

清代康熙年间，著名学者、诗人毛奇龄曾召
杭州诸名士，立夏前一日于城东药园送春。有资
料显示，参加者有数十人之多，但据吴焯《药园
诗稿》，说有二十三人。那次送春之诗多有佳作。
其中陪末座的青年诗人钱杲，集唐人句成诗二
首。一首三四两句用王建、杜甫句“每度暗来还
暗去，暂时相赏莫相违”，一首五六两句用翁绶、
白居易句“百年莫惜千回醉，一岁唯残半日春”，
毛奇龄大为赞赏而录入其诗话。以至道光年间，
又一名家梁章钜垂暮之年还一再于其《楹联丛
话》和《浪迹丛谈》谈及那次送春。

王十朋等的乐清梅溪送春和毛奇龄等的杭
州药园送春，都发生在浙江，既可见江浙诗风之
盛，也是江南春色最好而最令人怜，正应了清人
朱晓琴《送春》的“柳外莺声窗外絮，江南处处送
春归”。

目下之春，新冠肺炎疫情，自然是绕不过的
一个话题。套用白居易“不独送春兼送老”句，今
年则是“不独送春更送疫”。但愿各处诗人之送
春，送别春天，同时也永远地告别这场瘟疫。

套用白居易“不独送春

兼送老”句，今年则是“不独

送春更送疫”。但愿各处诗

人之送春，送别春天，同时

也永远地告别这场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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